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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18 日，新快报记者来到越秀区东风路一间
托育机构，机构设在商业广场的二楼，里面隔开了厨
房、卫生间、睡室、活动场所几个区域。 各个设施都按
照幼儿的年龄特点作了相应改造，比如有小宝宝的马
桶、地上铺有软垫子、有色彩丰富的玩具等。

由于机构设在商业楼里，前面是大马路，孩子们并没有

户外活动场所，甚至连阳台也没有。 该机构 2岁以上幼儿
一个月的托管费包午餐是2400元，小于2岁的会酌情加费。

新快报记者注意到，这里有 10 多名宝宝，小的才
9 个月多，大的有 2 岁多。“其实就是帮着看孩子，让
孩子暂时有个去处。 至于上课这些， 我们暂时没开
设。 ”该托管机构的保育员说。

幼儿托育机构数量少、没牌照、场地小、管理乱

一边需求火爆一边规范缺位 托育机构与家长齐喊“难”
二孩政策放开后， 双职工家庭中 0-3 岁幼儿的托育需求

逐渐凸显。 近两年来，广州的托育机构呈现“雨后春笋”之势；
然而直至今年 10 月，国家卫健委才印发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
（试行）》和《托育机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“国标”落地但细则尚
未出台。

少了参考标准，家长择园喊难；投身托育行业的人员在上
牌、建设时亦喊难。 日前，新快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、采访家长
与业内专家等，力求呈现广州托育机构的真实发展现状。

虽然机构无证
还是“狠心”将女儿送进去

“再生一个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来带。 ”2017 年，家住越
秀区的李杨（化名）迎来了第二个宝贝思思，一晃，女儿已经两岁
多。 与不少职场育龄女性一样，她生二宝的前后都在考虑“带娃”
问题。

幸运的是，女儿出生后，家中一直有老人帮忙带。 一个月前，
老人生重病，她也遇到女儿“谁来带”的问题。 她曾想过请保姆，
但每月要 5000-6000 元，“保姆在家带，也不一定放心。 ”

孩子未满 3 周岁一般上不了幼儿园。 在留意家政信息的同
时，李杨开始留意托育机构方面的信息。

“在家附近方圆几公里找了几圈， 公立托育机构几乎是空
白，走访了几家提供类似服务的私人托育机构，不少也是没办理
任何营业执照的那种，不敢贸然把孩子送过去。 ”在邻居的推荐
下，李杨把孩子送到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小托育机构。“这个机构
在街道备了案，是租了小区的一套房当活动、教学场所，只有 8
个孩子，但有 4 名老师照顾他们。 ”

“最担心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，比如被拐跑，出意外等。 ”李
杨告诉新快报记者，由于托育机构没有任何证照，所以送孩子入
读前，她还认真拍了老师的身份证。 有时候，她躲在门外、小区里
偷偷观察孩子的入读情况。 因为没有人带孩子、 保姆没找到合
适、自己又要上班，最后她一狠心，把孩子送到了这个托育机构。

“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，孩子在里面被照顾得很好，女儿每天都
开开心心上学。 ”

找个托管时间合适的机构不易
还得申请降薪早退接娃

乐儿（化名）在女儿一岁半时，就把她送进了幼托机构。“广
州针对 3 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机构确实太少，而且没有资质标准，
家长觉得很难选择。 ”她坦言，要找到在家或者单位附近、托管时
间合适的机构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
通过网上了解并结合朋友推荐，考察了 2 家托育机构后，乐
儿选择了希蒙国际托育中心。 这家机构提供 8:00-17:00 的全日
制托管服务，每个月收费 4200 元，包含每天 4 餐的伙食，但需要
一次性付完一年的学费。

“接送时间能迎合家长的上下班时间真的太重要了。”乐儿说，
为了配合托管班的放学时间，她还跟单位申请降薪早退，每天卡
着点到园去接女儿，“基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家长。 ”

甲方的身份乙方的命
入园前签了多条免责条款

家住海珠区的许先生，在女儿 2 岁左右，将其送到家附近的
纽诺·艾玛保育园。 入读前，机构提供的合同上罗列了多条甲方
（家长）与乙方（机构）的权利义务。其中，甲方的权利义务多达 17
条，乙方的则仅 5 条。

新快报记者在许先生提供的合同原件上看到， 家长义务包
括不允许佩戴任何首饰和贵重物品，遗失或因此造成的事故，乙
方一律不担责；如幼儿出现身体不适，请尽量安排在家休息，保
育员老师不提供药品及喂药等。

“其实这也是从孩子安全角度来考虑。 ”许先生说，对这些条
款表示理解，包括对于日常中孩子轻微的磕碰、午睡垫子被其他
孩子尿湿等情况， 他也是持包容态度的。 甚至原本说好的外教
课，在几个月后变为“内教”，他亦没提过多意见。“把年纪这么小
的孩子交到他们手里，这些都不计较了，只要安全就好。 ”他坦
言，由于没有监管部门，一旦孩子出现问题，家长别无选择，要么
沟通，要么退钱，“感觉我们才是‘乙方’。 ”

记者访

托育机构设在商业广场内 没有阳台和户外活动场所

小区高层套房改建托育机构 孩子吃住玩挤在 140多㎡里
记者了解到，按照目前消防等相关规定，托育机

构是不允许设在 3 楼以上的。 然而在走访中了解到，
有的无证托育机构设在居民楼里，楼层都超过 3 层。

比如记者走访的某个叫“安安”的托育机构，就开
在小区的第 20 层的一套房里。套房有 140 多平方米，
客厅改造成幼儿活动、学习室，一间房是睡室，一间房
是感统训练室， 还有一间房是幼儿角色扮演游戏室。

孩子吃住玩都在这套房子里。 不过，平时老师会带孩
子们到楼下去活动、运动。

在这间托育机构，目前已经有 13 名幼儿在托管。
送孩子入托的一位家长告诉新快报记者，老人年纪大
了，没精力照顾孩子，孩子 1 岁多就送过来，如今已经
一年多。“只要这里的老师真心对孩子好，能帮到我带
孩子，在 3 层楼以上又有何所谓呢？ ”

每班配备教师和保育员各 2名 老师一天至少洗十几个“屁屁”
位于越秀区越秀公园东秀湖旁的唐尼翰博国际

保育园越秀分园，是越秀区试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合
作机构。 12 月 3 日， 新快报记者看到该机构面积有
2000 多平方米，能容纳 120 多名 1-3 岁的幼儿，共设
7 个班： 其中 1-2 岁幼儿班 1 个，2 岁至 2 岁半的 2
个，2 岁半至 3 岁的班 4 个。

该园园长崔珍梅介绍， 越秀分园共有 38 名教职
工，每个班配备 2 名教师、2 名保育员，共 28 人，另外
的为行政人员与保健人员。“比起幼儿园，保育园的老
师工作更琐碎。 ”她表示，1-3 岁的孩子无法准备表达

自己的需求，他们吃喝拉撒都要靠老师与保育员细致
观察，“特别是 1 岁多的孩子， 直接拉在纸尿裤上，每
次老师都得帮忙洗屁屁，一天下来得洗十几个屁屁。”

由于低龄孩子无法完全听懂语言指令，“教学”时
需要教师“言传身教”。“比如吃饭、收碗筷、摆鞋子等，
需要老师带着孩子们做了一遍又一遍。”崔珍梅说，这
一阶段的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，因此这一教法比“说”
更有效果。在她看来，托育机构的教师并非“保姆”，而
是换种方式来探索、发展孩子的语言行动能力与独立
意识。

班级课程设置跟幼儿园不同 有语言运动艺术等多种教育
新快报记者走访广州多家托育机构时发现，不少

机构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，开设不同“课程”。
位于海珠区的新瞳萌儿童成长营是一家民办早教

机构，与同一公司旗下的名苑幼儿园仅隔 20米，目前有
32名 2-3岁幼儿在读。“0-3岁婴幼儿在生理、心理特点
方面有独特之处，因此托育园的班级、课程设置跟幼儿
园有一定的区分。 ”该成长营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快报记
者，幼儿园每个班 25人，托育园则是每班约 15人，采用
体验式的教学模式，开展生活教育、黄金教育、感官教育、
艺术表达、语言教育、运动能力活动，激发孩子的潜力。

同样是运动能力的开发，0-3 岁与 3-6 岁的课程
内容、设施亦不一样。“我们进行的是感统训练。”唐尼
翰博国际保育园越秀分园园长崔珍梅说，3 岁以上的
孩子主要是跑跳，3 岁以下则是跑、钻、爬。

新快报记者在走访唐尼翰博国际保育园越秀分
园时，其 1-2 岁班级的十多名幼儿正在上外教课。 一
名外教拿着各类水果的模型，用简单的单词与夸张的
动作，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。“其实主要是创造一个语
感环境。”崔珍梅表示，这一阶段的孩子对动作比较敏
感，主要是通过看进而进行听与模仿。

家长说

■双职工家庭中 0-3 岁幼儿的托育需求逐渐凸显。


